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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
研究综述及对女性主义中国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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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传统媒介形式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也经历着发展变化的过

程。 在大众传播发展的纵向维度上,女性形象总体上呈现出缺失、被动、刻板的特点,但也有突破刻板印象的趋

势;在大众传播生产环节的横向维度上,女性形象仍显弱势,但女性生产者和女性受众正在寻求突破的可能。 在

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中进行女性主义研究,应尤其注意历史背景、特殊时期政策和互联网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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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传播为了扩大市场、吸引受众,其所展

现的女性形象经历着不断分化、加强、打破、重塑

的过程。 对大众传播中女性进行形象研究,有助

于我们认清大众传播对社会性别的刻画和表现,
同时有助于发掘媒体与现实世界的互动关系。
在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女性主义和女性形象之后,
对相关理论进行本土化建构,使之适应中国社会

现状,又成为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
笔者将首先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关于

大众传播中女性形象建构的文献进行整理。 纵

向维度,即研究随着大众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

发展,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表现出的特征和性

质;横向维度,即在大众传播的生产和接收过程

中,对参与其中的女性角色及其自我形象建构进

行分析。 同时,借助以上的女性形象分析,回归

中国社会现实,笔者提出对中国女性主义研究本

土化的几点思考。

一、纵向维度: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媒介中的

女性形象

大众传播经历了从传统印刷媒介报纸、杂志

等到广播、电视媒介再到当下互联网时代的网络

媒介的发展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中的

女性形象也经历着变化。 然而,由于大众传播媒

介对社会性别理解的僵化与局限,使得大众传播

不同阶段的女性形象有着一定的继承性和同

一性。
传统媒介主要指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与广

播、电视等电气时代的媒介形式。 在传统媒介阶

段,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有如下特征:(1)缺失

性。 媒界中男性形象为主导,女性在数量和表达

力上仍然处于缺失的地位。 (2)被动性。 女性多

是“被要求”“被塑造”的形象,与男性形象的主动

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3)刻板性。 女性形象主要

停留在甜美可人或贤妻良母的阶段,显得僵硬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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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4)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在传统传媒方式中,
女性形象正在逐步变得丰满,体现了女性主义的

价值观念。
(一)传统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缺失

女性形象的缺失首先体现在新闻报道中女

性话题的缺失。 刘利群等发现在五个新闻节

目———江苏卫视《江苏新时空》、广东卫视《午间

新闻》、天津卫视《12 点报道》、安徽卫视《每日新

闻报》、青海卫视《午间 360 度》中,2013 年全年的

新闻话题中有 93%的新闻未涉及女性话题,而在

剩下的 7%的新闻中,涉及女性与婚姻、家庭的新

闻仅 7 条,而且都是关于女性如何勤俭持家、做
贤妻良母的报道,这直接体现了女性形象在电视

新闻媒体中的缺失[1] 。
其次,刘晓红、卜卫也提出,在电视(主要是

电视剧)中,男性出现的几率远大于女性。 她们

认为,20 世纪 50 年代 ~ 80 年代在北美电视节目

中男性出现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性;同时,她们用

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中国传统媒介对女性形

象的展现,发现女性在报纸、教科书等主流纸质

媒介中的出现次数也比男性更少[2] 。
再次,中国传统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缺失也在

电影中有所体现。 戴锦华在《不可见的女性:当
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 一文中提

到,文化中的“女性”变成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女
性的话语、女性的自我陈述与探究,由于主流文

化中性别差异的消失,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

的[3] 。 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文

革”时期的电影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主要是“解放

的妇女”“女英雄”,从而成为了群体“非性化”的

一员,并不是真正的女性,例如谢晋导演的《红色

娘子军》。
(二)传统媒介中被动的女性形象

首先,劳拉·斯·芒福德在《午后的爱情与意

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 一书中,详细

分析了美国肥皂剧中的女性形象。 她认为,肥皂

剧中的女性形象都是被动的,例如,只有坏女人

才会主动地知道自己怀孕,女性也不能自己控制

是否要堕胎等等。 同时,肥皂剧中常常塑造因为

其他女人怀了丈夫(未婚夫)的孩子就退出这段

关系的“好”女人,这种品德的塑造,也体现了女

性形象的被动性[4] 。
其次,传统媒介也着力塑造女性“被观看”的

被动形象,这同时赋予了男性“主动观看” 的地

位。 格雷姆·伯顿在《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

角》中提出,许多女性杂志的封面图片上所展示

的女性都具有“照相机意识”———摆出各种姿态,
向读者炫耀她们的服饰,这体现出杂志阅读中的

女性“被观看”与男性“观看”地位的对立。 同时,
伯顿也分析了肥皂剧中的女性形象,认为肥皂剧

中“女家长”形象的设置,也是女性被动形象的一

个体现:“女家长”通常拥有对家庭的强大控制,
通过这种形象的塑造,肥皂剧构建出了一个关于

“母性”的神话,这样的神话对于女性的独立自主

并不能够提供任何帮助,相反却在某些情况下导

致了男性利用女性来满足私欲[5] 。
再次,女性的被动形象在电影中也一样有所

体现。 在戴锦华看来,中国第五代电影的部分作

品中,男性欲望的视野再次出现,大银幕上的女

性形象变为被动的、“被观看”的。 女性形象中的

性感要素被放大表达,例如张艺谋的处女作《红

高粱》、周晓文的《疯狂的代价》,女性形象的复现

是为了完成对男性文化及其困境的呈现与消

解[3] 。 李攀着重研究了近年来兴起的“小妞电

影”,他提出,中国“小妞电影”传达出当代女性的

焦虑情绪,电影中的女性越是反叛男权社会,就
越是体现了女性的被动地位,反映了现实中女性

的焦虑与无奈[6] 。
(三)传统媒介中刻板僵化的女性形象

默克罗比的《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一书第

四章“杂志《杰姬》:浪漫的个人主义及十几岁少

女”中提到,《杰姬》着力塑造柔弱、可爱的女性形

象,且少有变化,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漂亮。
作者认为,本杂志强调性别角色间绝对和天然的

差异,女孩需要漂亮且不自负,男孩可以多变,但
女孩只能有女孩样。 这种角色设置,生动地体现

了杂志对女性形象的刻板描摹[7] 。 同时,中国学

者罗慧也认为,时尚杂志在以女性为表征对象方

面突出了女性“被看”的特点,同时这些杂志用整

页广告蛊惑女性消费,使得女性主体意识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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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不断弱化[8] 。
在电视媒介出现之后,女性的刻板形象被进

一步强化。 刘晓红、卜卫在《大众传播心理研究》
中对电视媒体中的女性刻板形象进行了较为系

统的归纳:电视上的女性形象大都是温柔、迷人、
少竞争性、性感、情绪化、依赖男性的形象;男性

则多是理性、智慧、坚强、勇敢的重要的社会角

色。 在职业、能力的层面上,女性是无知的家庭

角色,在社会层面上,女性是承受暴力的对象。
她们认为,这种刻板印象与受众的心理过程相适

应,符合她们对女性形象的期待,因此会被反复

提及[2] 。
(四)非主流声音:女性形象的上升

在众多学者批判大众传播中女性形象建构

的缺失、边缘化、刻板僵化的同时,也有学者认

为,女性在电视剧中的主导性正在增强。
陆晔通过对女性题材电视剧中女性角色设

置(男女主角数量对比)的分析发现,女性形象在

电视剧中的主导性增强,且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

日趋复杂,女性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也呈现出多

样化的状态,这体现出中国女性正朝着现代女性

迈进[9] 。 他认为,中国电视传播中女性形象的上

升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女性电视从业者的介入

使电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具女性意识;其次,
受众对电视女性形象的看法产生了社会影响力,
自强自立的女性更受观众的欢迎;再次,电视文

本的结构方式与女性形象的呈现有相互作用。
然而,在已有的大众传播与女性形象研究

中,这种乐观的声音仍然处于非主流地位,且多

集中于某一时段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电视作品的

分析中。
二、互联网媒介中女性形象研究

通过梳理互联网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建构相

关研究发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
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建构有以下三个特点:第
一,女性形象仍然处于缺失和边缘地位;第二,以
网络新词为表现的女性形象的污名化;第三,互
联网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多向塑造与表达。 这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女性形象建构方面,传统媒

介与互联网媒介的传承性和同一性。
(一)互联网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仍处于缺失

和边缘地位

首先,与传统媒介中的新闻报道相似,在网

络新闻中,女性形象仍处于缺失和边缘状态。 顾

冬梅在 《网络传播:性别仍未平等》 一文中,对

2004 年上半年国内几大门户网站的新闻报道统

计发现,当时的互联网仍缺乏对女性群体的关

注,而且对女性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体育、娱乐、社
会、生活等非主流方面,而在政治、财经、科技、商
业等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相关领域,女性的报道

被严重边缘化[10] 。

其次,有学者通过分析网络环境中的女性议

题和女性的公民身份来展现网络媒介中女性形

象的缺失和边缘化。 例如周翠芳在《网络媒介对

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中分析了网络环境中女性

声音被压抑的现状,提出女性形象很少出现在政

治、军事、经济议题中;网络中大量“女性频道”并

没有成为女性汲取知识的平台,而只是为女性提

供了一个消遣娱乐的场所,所提供的“知识”也大

都是教女性如何变美,没有脱离女性“被观看”的

身份。 作者认为,网络中的女性形象依然遵循着

社会对女性的印象,困囿于家庭的范围之内,作

为男性的附属和陪衬,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1] 。

再次,与传统媒介相比,互联网媒介传输速

度更快、画面感和表现力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因
此更有利于图像、视频等多媒体的传播方式。 在

这种条件下,不少学者提出,网络上女性形象“色

情”意味更浓,这也是女性形象边缘化的一个重

要方面。 例如曾长秋、李斌在《性别与传播———
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中提出,“网络对

女性形象的建构,除了将居家育儿、婚姻情感等

类型的栏目归之于‘女人’名下之外,更是将‘女’
与‘色’结合起来,极力渲染美貌、性感与女性的

关联”。 各种富有挑逗性的文本以及与色情淫秽

有关的信息泛滥于网络之中。 这种现象进一步

扭曲了社会性别印象,抹杀了女性的主体性和多

元性,更影响了真实世界中男女受众对性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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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和重新建构[12] 。
(二)以网络新词为表现的女性形象的污

名化

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传播使得网络新词迅

速生成,与女性有关的网络新词也层出不穷,“绿

茶婊”“网红脸”等正在重新定义着网络上的女性

形象,一些学者由此提出了网络中女性形象的

“污名化”。 曹晋等在《新媒体、新修辞与转型中

国的性别政治、阶级关系:以“绿茶婊”为例》一文

中提出,“绿茶婊”在网络的出现,集中地将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符号、身体与性三者的商品化、市
场化过程展现出来;在讨伐“绿茶婊”的网络混战

中,新媒体为中国都市底层青年男性与权贵阶级

的矛盾提供了宣泄与可见性的平台,同时也将一

大批女性形象置于被戏弄、玷污的境地[13] 。
同时,一些与女性形象相关的传统语境中的

“正常”词汇,在网络中也呈现出污名化的趋势,
例如“女司机”。 胡宏超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网
络媒介对女性的报道存在形象建构的偏差,例如

“女司机”已经被贴上了“马路杀手”的标签,这种

形象建构的偏差进一步强化了莽撞的“女司机”
形象。 作者提出,在互联网中,传统男性中心主

义仍占主导,女性群体在公共领域缺乏必要的敏

感性和主动性,商业文化与消费主义也对女性形

象污名化这一现象起到了催化作用[14] 。
(三)互联网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多向塑造与

表达

除却以上对互联网媒介中女性负面形象建

构的研究,不少学者也认识到互联网媒介对于女

性形象的正面塑造和女性争取话语权的积极作

用。 例如,在《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

看”的女性形象》一文中,作者提出,互联网也塑

造了一大批积极的女性形象,这体现出性别文化

与性别意识在媒介技术中的反映。 作者呼吁,网
络用户个人要反思落后的性别观念,同时需要从

法规、制度和技术三个层面建立网络媒体的社会

性别检测机制[12] 。
其次,在女性话语权争夺方面,王蕾在《女性

主义视角下的网络媒介传播———以网络女红人

为例论女性表达》中提出,网络媒介使一直被归

于私人领域的女性得以进入公共领域,借助网络

这个平台,女性获得了交流空间、话语空间和多

元化的交往对象,她们抛弃了现实生活中所有的

性别束缚和顾及,让自己的话语在公共领域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这为女性提供了倾诉的

话语 场, 女 性 由 此 能 够 逐 步 进 入 性 别 秩 序

内部[15] 。
综上所述,从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

统媒介到互联网媒介,学者对大众传播中女性形

象建构的研究集中在其负面,主要论述了女性形

象的缺失与边缘化、女性形象的被动与僵化,以
及女性形象的污名化。 然而,随着社会平等意识

的提升,不少学者也注意到大众传播作为一个话

语场域,对女性形象塑造与女性话语表达正在发

挥着越来越积极的正面导向作用。
三、横向维度:大众传播中的女性生产者与

女性受众形象

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生产与接收是两个重

要的环节,生产者(如记者、编辑、导演等)与接收

者(即受众)是大众传播中至关重要的角色,直接

影响着传播内容、传播范围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

意识的建立。 对女性生产者和女性受众的研究,
也是女性形象的研究者的学术重点。

(一)大众传播中的女性生产者形象

对大众传播中的女性生产者的研究,有助于

把握传播大环境中的女性话语权,展示女性生产

者的外在形象及自我定位。 综观目前的研究,对
女记者和女导演的研究较为充分。 对她们的研

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整体传播环境中,女性

生产者仍处于弱势地位;第二,女性生产者正在

发挥女性优势争夺大众传播中的话语权。
1. 女性生产者的弱势地位。 女性生产者在

大众传播中的弱势地位,首先体现在媒体中女性

生产者的数量不多、地位不高。 《睡美人如何醒

来》一书中收录的《营造一个小气候》 一文中提

到,1990 年代中期,在新闻机构的编委会中,女性

不到 9%,部门主任中,女性不到 18%,但在整个

新闻工作者中,女性占三分之一以上。 直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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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在传播和媒介产品制作的决策层中,仍
然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衡[16] 。 这种性别层级

的不均衡,体现了女性生产者在整个媒体行业中

的边缘与弱势地位。
其次,随着女性进入传播行业人数的增多,

女性生产者在数量上有了明显提升,但是部分学

者认为,即使在数量上占了优势,女性生产者的

话语权仍显不足。 刘利群等通过统计发现,在其

监测的五档节目中,女性主播共出现 634 次,男
性主播共出现 352 次,在数量上女性主播占很大

优势,但是播报主题有性别上的差异,即文化和

社会相关报道更倾向于使用女性播报,而经济科

技等主题则更倾向于由男性播报。 同时,女性主

播都年轻、形象好、气质佳,是节目中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这也意味着她们承担着节目“花瓶”的角

色。 作者认为,这种男女主播角色的分化,是女

性生产者边缘化地位的体现[1] 。
再次,在当前许多女性生产者已经在媒体中

占有一定地位、享有知名度的同时,部分学者也

看到了她们光鲜背后被物化了的尴尬形象。 李

兰青在《透视女性名记者的性别尴尬》一文中,提
出了关于女记者的成功与性别差异之间关系的

问题。 从逻辑上讲,利用女性自身优势可以与被

采访者进行更好的沟通,也可以使受众不再仅仅

看到来自男性视角的新闻报道;但事实上,对性

别差异的突出和对女性身份的强调使得女性记

者成为媒体利用的对象和受众猎奇、欣赏的客

体———女性既扮演着媒体角色,同时更加扮演着

被物化、对象化的审美客体的角色。 例如同样是

报道“非典”的记者,王志被展现出的是专业、敬
业、执着、睿智的优秀记者形象,而柴静则被形容

成 “ 诗一样的女孩子”, 被 卷 入 了 观 赏 者 的

视野[17] 。
2. 女性生产者对话语权的争夺。 与其他女

性相比,媒体女性生产者与话语权距离更近,具
备争夺话语权的天然优势。 众多女性生产者在

争取话语权的过程中,塑造了一批批勇敢但又略

显尴尬的生产者形象。
首先,不少女性生产者,尤其是女导演,通过

将自己“男性化”来获得自己在业界的地位。 戴

锦华认为,最重要的主流电影、艺术电影的女性

制作者,是成功的“男性扮演者”,她们中的大多

数都公开地或间接地表示她们对女性主题、女性

电影的漠视或轻蔑。 在这个过程中,这批成功的

女导演塑造的是略显尴尬的女性形象,但是至少

她们让外界听到了女性的声音[3] 。
此外,有不少学者认为,已有许多女性生产

者在大众传播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传播了女性主

义价值观,塑造了良好的女性生产者形象。 例

如,同样是对电影的分析,华晓红认为,中国女性

导演往往通过对男权文化范围内的传统观念的

柔性解构来突出女性主体性。 女性创作者身为

女性,对女性的生存状态、文化处境、心理情感有

着最为深刻的体验,这对女性意识的逐渐清醒和

自觉、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其本身就意味着对男权文化围城的强力突

围[18] 。 张会军在《影像中的感性情感———女性

电影导演研究》中,从女性导演与女性的电影、女
性电影导演创作现状、女性电影导演典型范例三

个主要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女性导演用感性

情感和独特风格创作的作品,为女性的意识表

达、艺术创作和电影市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强调,当下的电影艺术领域体现出了对女性电

影导演的尊重,女性导演具有优势地位[19] 。
同时,也有学者对女性记者的自我定位及自

我形象建构进行了充分肯定。 卜卫对《人民日

报》女记者卢小飞的新闻作品进行了解析,认为

她的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女性主义的文化特征。
她提出,卢小飞从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妇女儿

童的发展和贫困地区农村发展的角度来透视社

会,这是典型的女性主义视角。 同时,她的作品

还展示了女性积极追求发展和张扬个性的一面。
卜卫强调,女性视角对妇女、少数民族等的关注

可以补充主流文化生活,在大众传播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20] 。
(二)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受众形象

在传统媒介时代,女性的电视收视行为是学

者们的研究重点;在互联网媒介时代,女性对互

联网及移动客户端的使用,也正在走进学者们的

研究视野。 通过对文献的总结归纳发现,大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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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中的女性受众形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女
性是大众传播中的被动受众;第二,女性受众正

在通过媒介积极塑造新形象。
1. 女性是大众传播中的被动受众。 首先,在

最早受到关注的家庭电视观看行为中,众多学者

认为,女性是家庭电视使用的主体,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她们掌握着电视的主动权,也不意味着她

们能够通过电视建构自身独立、自主的媒介使用

习惯。 戴维·莫利在《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一

书中分析了家庭收视行为中如何看、看什么的问

题,并提出男女在收视行为中有着明显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由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社

会角色决定的:女性倾向于将家庭定义为“工作

空间”,因此女性出于家庭责任感,只能够间断

地、充满负罪感地去看电视,而男性则主要将看

电视当作是休闲。 访谈也发现,男性在家庭中掌

握着遥控器的操纵权,女性则处于被动地位[21] 。
同样地,格雷姆·伯顿在《媒体与社会———

批判的视角》一书中提出,以批判的视角来看,肥
皂剧一方面要求女性观众认同于其所承担的家

庭角色,另一方面也要求她们不加批判地接受现

状。 如果说这种性别化角色体现了肥皂剧中的

“社会写实主义”倾向,那么这种写实主义同样也

是意识形态的体现。 社会现实中女性的被动性,
被带入到了电视收看行为中,女性变成了被动的

电视观众[5] 。
同时,有学者认为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

介的使用中,女性也是被动的受众。 例如卜卫认

为,大量研究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妇女并没有像

男性一样得到“主体地位” [22] 。 经验表明,女性

地位并不能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自然地得到

提高,其权力也不能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自然

得到增长, 女性常常被新技术置于更边缘的

地位。
2. 女性受众正在通过媒介使用塑造新形象。

首先,不少学者认为,媒介使用可以使得女性更

加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方便她们履行自己的角

色职能,拉近她们与时代的距离。 在众多研究

中,曹晋对上海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是

经典案例。 这项研究旨在透视中国农村妇女在

中国都市家务劳动市场化、社会化进程中,如何

发挥手机的功用来适应新的都市生活与家政劳

动,并在异地以电话遥控的方式来监督儿子,履
行“母职”。 作者借此探索传播新技术的普遍使

用重塑妇女的阶级与社会性别位置的过程,也展

示了新技术在重塑女性身份和角色的过程中发

挥的作用[23] 。
其次,女性在媒介使用中形成的对自我的认

同,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 格雷姆·伯顿在《媒

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 中提到,女性杂志的

使用是为女性读者所熟悉的表达模式,这使读者

不仅能够具备处理日常生活的技巧,也给她们带

来了快感,甚至让她们上瘾,因为女性读者在阅

读这类杂志时,感到个人得到了“召唤”,同时也

获得了女性群体的归属感[5] 。
再次,媒介使用可能赋予女性自我减压、自

我解放的机会,从而有利于她们对自我形象的建

构。 论著《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第三部

分重点介绍了媒介传播中的受众研究,作者提

到,女性阅读浪漫小说所传达的也可能是一种反

抗性信息;阅读小说可以免除她们在看电视时的

负罪感,又能给自己留出独立的时间[24] 。 学者卜

卫在 2000 年前后针对女性互联网用户和非用户

的定量研究发现,在使用互联网之后,女性用户

比非用户有更多的接近信息与娱乐、表达与交流

的途径,更能满足个人需求,在社会价值观念方

面更加开放,因此对自己的认识更为丰满、深刻,
对自己的形象塑造更加自主、主动[22] 。

总之,在大众传播的横向维度,即媒介的生

产和接收过程中,女性生产者和女性受众虽仍然

没有摆脱被偏见、被边缘化的地位,但是女性生

产者通过电影、新闻等作品,正在表达着自己的

女性观念,积极塑造着正面的女性形象;女性受

众在媒介接收过程中,也获得了获取知识渠道和

观点表达的途径,这对于她们对自身形象的认同

和塑造有着积极意义。
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综述研究,对大众传播中

的女性形象描述可总结出“刻板性-多样性” (主

要涉及对女性形象的第三人称呈现)、“被动性-
主动性”(主要涉及女性形象的自我定位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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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衡量角度,将以上讨论的各种女性形象放入

这两个角度框架中,形成如下所示的“大众传播

中的女性形象描述图”:

图 1　 大众传播的女性形象描述图

　 　 如上图所示,传统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更为刻

板、被动,而互联网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则更呈现

出多样性和主动性的倾向,但总体上仍然是刻板

且被动的。 在生产者和受众的角度上,传统媒介

中的生产者主动性较强,但仍然有刻板性;而在

互联网媒介中,生产者不仅主动性有了提升,更
因为信息传播渠道的丰富,以记者为代表的生产

者形象更加多样。 传统媒介中的女性受众主要

是被动接收信息,但是可以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

产生对女性身份的共鸣,因此形象的多样性较

为突出。 而在互联网媒介中,女性受众接收信

息的主动性有了质的提升,对个人形象的建构

也更加多样。
以上总结只涉及到了各个类别中女性形象

的主要方面,并不是全面的展示,然而从中我们

也大致可以看到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的发展

过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纵横维度上的媒

界中的女性形象,都在向着多样性和主动性

发展。
四、对当前环境下女性主义研究中国化的

思考

在前文的综述中可以发现,无论研究者是否

为女性主义的支持者,对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

研究,始终在女性主义的框架之内。 因此,要更

好地研究中国社会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就要

首先做好女性主义的中国化。

由于西方国家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历史时间

长、研究内容丰富,不少中国学者倾向于直接将

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代入中国,全盘接受,有对

西方女性主义神圣化的倾向。 对于这一点,有不

少学者持反对态度。 董丽敏在《女性主义:本土

化及其维度》中提出,如果无甄别地借鉴西方女

性主义思想,将会使得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出现基

本判断上的偏离———对女性主义的讨论更多是

在文明与愚昧、西方与东方这样的大格局下展

开,而不是完全贴近男性与女性这一基本性别框

架。 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形态的独特性,女
性主义的中国化也需要有“中国特色” [25] 。 以下

是笔者在以上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关于研究大众

传播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性主义本土化的几点

思考:
(一)中国的女性研究与民族解放运动相

结合

西方女性主义来源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根

源,女性对女性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独立自主意

识的追求,形成了最初的女性主义。 可以说西方

的女性主义是建立在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基础

上的。 然而,中国女性主义的最早缘起却是来自

近代中国对封建社会和外来侵略的反抗斗争。
尤其是上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媒介传播水平与

西方社会差距很大,因此更不能在媒介与社会性

别研究方面照搬西方研究成果。
在中国近代的反抗斗争中,涌现出了大量女

记者、女诗人,从女性的角度洞观中国社会,以女

性的力量争取民族的解放,并由此产生了女性对

社会权力、自我意识的要求和呼吁。 这种吁求是

建立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之上的,而不是女性自

觉自醒地与男权文化作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妇女能顶半边

天”的思想被一度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吁求。 然而

现在看来,这是在国家建设的特殊时期,女性对

于国家号召的回应,更多地传达着爱国情怀,而
并非女性与男权社会的对抗。 反之,这种要求男

女完全平等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违西方女性

主义对女性独特性和主体性的要求。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女性主义的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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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是女性与男权社会的对抗,而是在整个民族

觉醒过程中女性群体的觉醒,它与外来侵略相斗

争,与国家面临的恶劣环境相斗争,而不仅仅是

为女性争取自由、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二)对中国女性的研究要与中国特殊政策

相结合

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与性别相关的

现象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例如“天价彩礼”
“丈母娘推高房价”等。 这些现象常常被解读为

中国女性地位的提升,媒体也常常通过此类新闻

渲染当代中国女性,尤其是适婚女性对生活品质

的追求,这个现象对当代女性的自我定位和自我

形象刻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被部分民众标

榜为“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
以上现象的出现,其实与中国 1980 年代初的

“计划生育”政策有密切关系。 在“计划生育”政

策与中国社会“重男轻女”传统的共同作用下,中
国社会的男女比例受到了重大影响。 根据国家

统计局 2015 年人口抽样调查,25 ~ 29 岁性别比

为 102. 24 ∶ 100,20 ~ 24 岁性别比为 108. 51 ∶
100,15 ~ 19 岁性别比为 116. 12 ∶ 100,10 ~ 14 岁

性别比为 118. 59 ∶ 100。 在这样悬殊的男女比例

下,社会对高彩礼、房、车的追捧主要来源于男性

娶妻的急迫性,而非女性地位的提高。 相反,个
人认为,婚姻关系中对物质的强调,在当前情况

下,体现出的是社会对女性进一步的物化倾向。
因此,对中国女性主义及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

研究,不能仅看社会现象的表面,还应分析这背

后的政策原因和制度根基。
(三)对中国大众传播中女性形象的研究要

注重互联网的影响

在西方,在时间关系上,对大众传播中的女

性形象研究是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相伴随的,
即逐渐从电视、杂志等研究发展到互联网媒体中

的女性形象研究上来。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对媒介与性别

的研究兴起之后,就遇到了互联网的大潮。 互联

网信息的快速、大范围传播,使得它在形象塑造、
价值观塑造等方面有着传统媒介不可比拟的强

大力量。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大众传播中的

女性形象,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
事实上,互联网对社会性别形象和性别关系

模式的深刻影响,已经初见端倪。 刘利群等在

《中国媒介与女性发展报告·总报告》 中提出,
2013~ 2014 年,在大众传播中出现了一些新兴的

性别形象和性别关系模式,丰富了性别文化内

涵[1] 。 例如“女汉子”,在大众传播中常被描述为

职场上的技术标兵与劳动模范,是具有独立自

主、坚强积极气质的女性力量;而“暖男”则是懂

得理解女性需要的一类男性,这种形象的构建和

传播反映了社会对多元男性气质的期待和需要,
也反映了当代女性对两性关系模式需求的变化。
这种变化在上世纪中期的学者看来,是不可想象

的,更是不能单纯地放在传统西方女性主义框架

下讨论的,必须根据当前的社会形态,进行因时

制宜的讨论。
总之,要充分研究中国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

象及其对女性主义话语的表达,就必须将女性主

义置于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中进行讨论,要找出

中国女性主义的真正来源,考虑中国的特殊人口

政策,并充分意识到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

响,而不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生搬硬套,只有这样

才能摸清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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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raditional
 

media
 

period
 

to
 

new
 

media
 

era
 

represented
 

by
 

Internet,
 

female
 

image
 

in
 

mass
 

communication
 

has
 

changed
 

simultaneously.
 

From
 

the
 

vertical
 

dimens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develop-
ment,

 

the
 

overall
 

characters
 

of
 

female
 

image
 

could
 

be
 

concluded
 

as
 

missing,
 

passive,
 

and
 

stereotyped.
 

From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duction
 

process,
 

female
 

image
 

remained
 

weak.
 

Neverthe-
less,

 

female
 

producers
 

and
 

audiences
 

are
 

still
 

seeking
 

for
 

the
 

possibility
 

of
 

breakthrough.
 

A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effect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policy
 

of
 

special
 

periods
 

and
 

the
 

Internet
 

should
 

b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during
 

the
 

female
 

image
 

stud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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